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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长篇小说《金枝（全本）》研讨会于2023年2月19日
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研讨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
获》杂志社、《当代》杂志社联合主办。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中宣部文艺局理论文学处
处长胡友笋出席并讲话。评论家潘凯雄、梁鸿鹰、孟繁华、贺绍
俊、陈涌泉、张清华、陈福民、谢有顺、王春林、韩春燕、何平、黄
德海、刘琼、刘大先、杨庆祥、丛治辰、陈涛、李蔚超、吴越等参
加了研讨。会议由《当代》杂志社主编徐晨亮主持。人民文学出
版社总编辑李红强、《收获》杂志社主编程永新作为主办方代
表为本次研讨会致辞。

与会专家一致肯定长篇小说《金枝（全本）》是作家邵丽近
些年的高峰力作。这部作品延续了邵丽的故乡书写，大胆地选
择了自己的家族历史，以30多万字的篇幅将上周村周氏家族
五代人的历史纳入文中。不同于《家》《白鹿原》等以男性为主
体的家族叙事，邵丽以女性审视的目光，讲述了由几代“金枝”
撑起的家族故事。作品通过城市和乡村两个女儿的叛逆、较
量，展现出家族女性在传统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挣扎与奋
斗，她们特有的韧性和力量撑起了中原故土的魂魄与新生。

会上，评论家们的研讨集中在家族书写、女性叙事、黄河
文化、城乡巨变等重要母题，充分肯定了作者的文学探索与创
新，肯定了作者处理历史、家族与个人关系的新视角以及文学
功力，认识到新时期以来家族题材以男性视角为主流，作品的
女性叙事成为家族题材的重大收获。

为新时代文学人物画廊添枝加叶

阎晶明认为，《金枝（全本）》是邵丽过去多年积累的重要
收获，对她来说是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部小说的叙事特别强
势，文如其人，有一种一气呵成、气贯长虹的小说状态。虽然邵
丽对《金枝（全本）》中这些人物的判断和评价带有一定叙述上
的主观色彩，但是这部小说给自己一个特别突出的好感是，她
对每个小说人物都给予了同等的地位。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家
族的成员，虽然他们在家族里有主次、有辈分、有里外，但作为
小说人物，作者都给他们相对平等的地位。比如周启明是一个
中心人物，小说围绕他来逐渐展开故事，但是即使那些边缘人
物，或者说一开始会被认为是边缘人物的，到最后都会走到台
前，都会有各自独特的性格和命运。从这一点看，这部小说在
当前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当中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周拴妮，因为
她的身份有一定的不合法性，却是又合乎伦理，她是一个闯入
者，甚至有时候是被嘲笑、被蔑视的，但在小说后半部分周拴
妮基本上成了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一个核心人物。

李红强说，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邵丽写作的不断审视自
我、艺术不断精进的过程。到今天这部《金枝（全本）》，我们看
到一个攀上自己文学创作高峰的邵丽。2021年《金枝》在《收
获》发表后，一种新的焦虑和审视已经开始，这让她寝食难安，
终于以《当归》将审视的新成果在《当代》刊出。到了这部“全
本”，因融汇和打通而至圆满，作家因对土地、血脉、命运等根
性的理解，而至阔大和宽容。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能
感受到，《金枝（全本）》有历史的深邃，也有新的光芒；有强大
的力量，也有深厚的宽容。它是邵丽为文学新的奉献，也是人
文社的重要收获。

陈涌泉说，《金枝（全本）》是一部好书。这部小说中鲜活的
人物跃然纸上，百年风云尽收笔端。邵丽能够平等地对待笔下
的每个人物，其实在戏剧界也有这个说法，“没有小角色，只有
小演员”。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哪怕只有一句台词，只要在舞
台上活灵活现，就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金枝（全本）》中的人
物就是这样的，不论人物着墨多少，都能够给人留下强烈的印
象，所以它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写实性。这些人物从戏剧
角度来说都能够入戏，都能够鲜活地呈现在舞台上，乃至于将
来可以拍摄成影视作品。有些小说读来读去找不到人物，这部
小说可与之形成强烈对比。

韩春燕表示，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觉得整个文本像一棵
树苗不断生长，它的枝条不断抽枝、不断散叶，最后枝繁叶
茂。邵丽的整个写作在两个枝脉的比较中完成，周启明的前
妻是一枝，朱珠是一枝。两枝子女之间的比较、两房太太之间
的比较都是同时存在的。写得最好的还是周拴妮的母亲穗
子，这一枝写得特别生动。周拴妮让人一眼难忘，她是非常鲜
活的人物形象，她的性格也是在不断变化中。这里所有人都
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在不断成长的。所以这部小说写得特
别密实、扎实。用三个词来说，一是恢宏，二是内蕴丰饶，三是
用情、写得深情。

女性视角下的当代家族叙事

胡友笋认为，举办这场高规格的研讨会，推动《金枝（全
本）》这部重要作品的深入研讨、交流，是非常有价值的。作品
从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情感纠葛入手，讲历史也讲当下，讲社会
也讲人文、讲伦理、讲道德。邵丽从一个家族写起，确实有人类
学的意义，她写中原大地的故事，也是万千中国家庭的故事，
更是我们这百年来发展过程中社会伦理变迁的故事。在《金枝
（全本）》中，可以读出重构重建的力量。

梁鸿鹰谈到，《金枝（全本）》中涉及很多家族叙事的问题，
家族中男性与女性的力量相互消长、较量，写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的历史文化中女性有那么多曾被遮蔽、被涂改、被歪曲的
东西，在作品中得到彻底的还原。这些女性经受波折、苦难、淬
炼，但同时她们奉献，邵丽在描写她们时给予纠正，最后使人
们重新认识这些女性和她们在历史中、在家族中的作用。此
外，这部小说也重新呈现了夫妻、父女、姑侄、姨表等各种关
系，考问在血缘关系之下家族的意义，它何以延伸、如何能够
强化。同时，邵丽确实贴着生活写、贴着女性写，如周语同这个
形象用“我”和第三人称来叙事。从我们传统意义来讲，维系家
族的血缘和荣光，应该是男性的事。作为家庭中的男性可能更
多想到“我”的血缘，以及“我”对下一代的延伸作用。但是现实
社会发展中，在社会的大浪淘沙之下大多是女性负担起这样
的责任。周语同就反映了当今女性力量的崛起，她的最大执念
是恨不得把所有周家孩子都收拢在自己手下，让自己的心血
化成周家的荣光。这一点揭示得非常有意思，一个上了年纪的
人总归会对家庭负起责任。这部作品揭示了这样的规律，要对
自己世代奋斗的祖辈有一个好的交代，这是作品重要的内核，
符合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而这种揭示在当下社会中非常重
要，甚至可以说越来越稀有了。

张清华认为，《金枝（全本）》可以说是现代家族历史叙事
的一种当代变体。现代以来，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为代表的
家族故事都是大历史的投影，也就是杰姆逊所说的民族国家
寓言。中国传统的家族故事也是寓言，但是传统家族故事主要
是着眼于人生，着眼于财富，着眼于家族的荣耀幻灭，像《金瓶

梅》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红楼梦》也大之尽之，都是差不
多的。《金枝（全本）》有意淡化了大历史语言的写法，它回归了
个人故事，但依然是以家族作为一个线索。如果在这个谱系看
的话，它可能是首部女性本位的家族历史小说。五个代际的女
性的生存史、生命史、生活史连成一串，成为令人感慨万千的、
既有历史又有当下生活的家族谱系，它本身就生出非常丰富
的意蕴。它跟弗雷泽的《金枝》有一种投影关系，因为都属一个
母系或者女性的谱系，会生发出很多人类学的意蕴。这使这部
小说张开一个非常大的意蕴空间、历史空间，也涉及家族历史
小说的写法在现代以来的演变等很多问题。总之，阅读《金枝
（全本）》，发现它是一部艺术上非常绵密、非常成熟的作品。

陈福民认为，《金枝（全本）》这部小说有两个方面的突破。
首先是邵丽个人创作的突破，她已转身成为重要的长篇小说
作者。其次是艺术成就的突破，《金枝（全本）》给中国家族式长
篇小说注入了更新的元素。家族式的长篇小说是中国长篇小
说理解生活、结构生活的一个抓手，中国作家都特别擅长写家
族故事。邵丽的特色首先在于，周启明和他的父亲作为加入中
国现代革命的隐性的线索，实际上是作为强大的背景出现的，
没有这个背景，《金枝（全本）》就不成其为金枝。它的上半部分
中周启明的历史，周启明个人与宗法关系、与家庭的尴尬关系
都不是闲笔，都是重要的历史一面。但是邵丽的处理方式不像
陈忠实那样写鹿子霖、白嘉轩正面的几个家族展开，她是把他
们作为背景，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物的尴尬关系、情感冲突，无
论是内心的厌恶、同情还是后来的和解，都与那个背景离不
开。其次是人物。邵丽在小说中贡献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
最成功的两个人物是周庆凡和拴妮子。下半部分是以拴妮子
为主体，关键是邵丽在拴妮子这个人物身上发现和表达中国

宗法社会遗留的所有秘密，让我们知道了是什么让他们变得
不体面，那些贫穷、遗弃，无论在历史关系还是在家庭的情感
关系中，使人得不到任何资源，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境遇中成为
压迫。邵丽通过周拴妮这个人物，揭示了中国宗法关系当中非
常残酷的一面。

陈涛认为，《金枝（全本）》为家族叙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范
例。从结构上和时空上，用33万字把这么大容量的内容纳入
作品中来，并且完成得那么好，让他坚信有时候小说没有必要
那么长。从人物来讲，《金枝（全本）》提供了一个家族叙事的新
的拓展。在过往的家族叙事当中，男性可能占有主导地位，但
实际上，延续一个家族的强大，最主要的还是靠女性。这部作
品写出了女性对一个家族的意义，但是用一种隐性的方式、用
静水流深的方式呈现。

李蔚超认为，家族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可能变成一个概念，
变成一种民族记忆，或者是一种逐渐消退的东西。《金枝（全
本）》恰恰是在中国人家族的概念逐渐消逝的情况下创作的。
主人公在试图挽回和拼凑、找寻自己的家族。《金枝（全本）》是
新的家族小说，因为它写的是在家族逐渐消亡的时候，当代女
性重建这个事物的过程。恰恰因为大家族在某种意义上不再
存在，或者名存实亡，或者血缘存在而我们不再那么认同它，
每个人才会有更深的浮萍一般无依的感觉。而家族这种集体
记忆又转型成不同的社会形态，所以这部作品呈现的是我们
当代人的情感价值、情感结构，或者那种情感上的困境。

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结构

程永新说，《金枝（全本）》的架构特别好，它是从泥土里长
出来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周启明的个人经历。他参加革
命，然后到了城市，又组合了自己的一个庞大的家族，在这样
一种经历里面，他实现了经度和纬度的拓宽。纬度可能是城
市、乡村，经度可能是中国几十年的当代史，所以很自然有可
能把乡村跟城市文明、把几十年的历史进行呈现。这个架构是
非常有意思、非常自然的。此外，《金枝（全本）》还进行了视角
的转换，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第一人称周语同既是
家族里面的叛逆者，同时也是掌控家族的大女儿，所以视角的
变化也为这部小说的丰富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潘凯雄认为，《金枝（全本）》与两年前出版的《金枝》相比，
对整个作品进行了一次重构。这是一个家族故事，是一个五代
人共同生存的大家族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在城乡两块地方的
家族故事。上部的叙事视角是周语同，在城里生活的长女；后
面增加的主体部分叙事主角是在家乡，实际上是周语同同父
异母的姐姐拴妮子的视角。看上去是增加一个视角，骨子里则
把小说的结构一下打开，整个叙事更丰富，观察世界、观察人
生的视角、立场更饱满了。《金枝（全本）》背后的意义，还可以
从内容和观察生活、观察世界、对人生的把握等各个角度来解
读，但是全本的出现是邵丽个人创作在艺术上的重大突破，也
给中国长篇小说的写作带来很多思考和启示。

杨庆祥谈到，《金枝（全本）》是一部质地非常紧致、结构独
具匠心、特别有弹性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的结构富有特色，
一方面情感能够打动人，另一方面，这种结构可以说是在对话
中进行生长，同一个故事是通过对话的方式，甚至是黑泽明式
的不同叙述视角，先是第一人称视角，最后是全开放的上帝视
角，实际上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叙述视角和不同的结构里
面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而人物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象。
很多长篇小说写作依照的都是线性叙事的结构，按照时间顺
序往前推，这很容易带来霸权式的叙述，但本书不是这样，它
是开放式的、生长型的、对话式的叙述，这样的结构对整个长
篇小说写作来说非常有启发性。

从“逃离”到“回归”的百年巨变

贺绍俊谈到，《金枝（全本）》重点塑造很多光彩的女性，他
特别感兴趣的是邵丽写了很多女人的战争。女人的战争首先

是争夺父亲，争夺父亲也就是争夺父权，要在家里有话语权。
实际上这种女人的战争描写，还是在思考父权的问题，思考我
们文化传统的问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穗子和朱珠两个人的
战争上，下一代的战争在周语同和周拴妮身上，她们比上一
代、比她们的母亲显得更为实际，好像要争夺一些物质的东
西。第二代的战争更多的是一种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较量。
金枝玉叶实际上意味着女人都奔着城市文明去了，这部小说
的英语翻译很有意思，“金枝”翻译成出身显贵，女人都把自己
的希望和梦想寄托在城市文明中。周拴妮可以说成功了，她把
自己的四个孩子都送到城市，而且在城市活得非常精彩。但是
在写战争继续往下深入的时候，邵丽写出了城市文明中一些
令人忧虑的东西，也许我们更强化城市文明，压抑了乡土文
明，她希望未来的一代能够亲近泥土。所以这部小说写到最后
有一个归属，就是我们要回归到泥土。小说中女人的战争还延
伸出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小说中的母亲是如何强大的。周语同
在不断冲突中突然意识到，支撑这个家的并不是父亲，而是被
她们忽略的一生对父亲、对孩子们千依百顺的母亲，所以她在
思考父亲、父权问题的时候想到母亲，想到家庭中母亲发挥着
重要作用。母亲不像父亲那么有权力，也不掌握经济，她凭什
么来支撑一个家？邵丽告诉我们，母亲凭的是亲情，她用很多
细节写到这个家庭中的亲情。母亲做的事情就是配置亲情、呵
护亲情。所以她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回归到
亲情。

谢有顺认为，情感凝结点的溶解可能是《金枝（全本）》最
动人的部分。这是一部饱含感情的作品，家族的核心也是情
感。以往我们觉得很多小说比较肤浅，没有重量，很重要的原
因是作家无所背负，没有心结。真正的好小说都如背负一个重
担，好像里面总是有一个心结，要把它溶开、解开。所以小说开
头讲到父亲去世，就能看出这对父女关系中是有结的。一旁如
影随形的周拴妮也是有结的，这个结一直贯穿在写作里面。好
的写作就是找寻这样一个凝结点，又把凝结溶解成像水一样，
情感就是水的满溢状态。因此，小说写到与父亲的和解、与周
拴妮等人的和解，才有所谓的与自我的和解、与世界的和解。
在这种和解完成后，才看见母亲的重要，看见那些不可忽略的
女性，才会发现亲情的美好，才会珍惜那些世俗的、细碎的幸
福。从一个冲突的建立到和解，从情感的对立和释然当中，确
实让我们看到生命中某种宽广、柔韧、无法摧毁的东西。所以
整部小说写到后面一下子打开了，这种打开既是精神和生命
意义上的打开，当然也是“我”或者自我和个人的打开。

刘大先说，《金枝（全本）》这部小说在家族史的传承当中，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都指向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剪不断理
还乱的血缘。血缘是最为原初最为本能的连接，与我们通常讲
的宗法、地缘相比，是更古老、更基础的东西，但这种连接在现
代性的变形当中越来越稀薄。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周语同其实
是个悲剧性人物，她试图在破碎中、在现代性的断裂中，通过
一己之力黏合起原来的家庭关系，但她按照原来的做法无济
于事，她自我反思之后走向顺其自然，这样反而水到渠成。小
说最后走向的是由血缘连接起来的情谊，这是中国伦理结构
的底色，从而在核心家庭为单元的现代社会体系当中显示出
独有的特质。从这个意义来说，《金枝（全本）》传达了中国式的
价值观。

深情而诚挚地书写“她们”的生命意志

孟繁华说，小说让人印象很深的是女性书写。关于女性主
义的提法，自己一直是存疑的，看了《金枝（全本）》以后，发现
女性主义还真是问题。因为当男女两性都面对问题的时候，确
实还面临性别的问题，特别是在《金枝（全本）》中，奶奶、母亲
和拴妮子这三个人的命运在家族宗法制度里面更具悲惨性，
和男性比较起来她们更压抑。在过去的女性写作里强调的都
是女性的主体性、女性的解放、女性的个人主义等等，但《金枝
（全本）》中不是这样，家族宗法制度对女性的压迫表达得非常

充分。之前看邵丽的一篇创作谈，她谈到拴妮子的命运非常悲
惨，当然最后她获得了尊严。邵丽说用重新获得尊严评价拴妮
子，她担得起。这样的想法在其他作品中没看到过。一个作家
最大的创造就是能够提供我们不曾经历的审美经验，写出我
们没有见过的人物形象，这是作家的贡献。《金枝（全本）》中，
无论女性形象还是男性形象，都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是邵丽的
创造。

王春林说，阅读理解《金枝（全本）》有三个关键词绕不过
去，一是家族，二是女性，三是生命意志，它是通过家族里面女
性故事的书写来彰显强力的生命意志。《金枝》变成《金枝（全
本）》以后，总体感觉更丰富、更饱满，尤其是拥有作为长篇小
说的整合性，这对长篇小说创作来说非常重要。整部小说枢纽
性的人物是周启明。如果没有周启明，没有他先后的两次婚
姻，整个故事是架构不起来的。但是小说的叙事动力跟周语同
紧密相关。周语同一方面叛逆于家族，另一方面又是家族利
益、家族荣誉强有力的维护者。虽然她是女性，但她比小说里
的男性更有家族荣誉感。她之所以最后跟周拴妮以及后代和
解，大概也是出于家族荣誉感的作用。小说有第一人称和第三
人称同时存在，而第一人称就是周语同，就是借助于周语同强
有力的撬动、推动，整个故事才能够成立。所以如果给这部小
说写一篇评论的话，自己现在想到的标题可能就是《家族叙事
与女性生命意志书写》。

何平认为，表面上看，《金枝（全本）》可能是一部家族小
说，但是内在其实是自我清理的小说。小说关注的其实是自己
的问题，邵丽写家族、写历史、写现实，到最后关心的其实是

“我从哪里来、我最后怎样处理自己”的个人问题。小说中周语
同其实有自己的清醒意识，她作为历史中间代（从祖父到周语
同四代人实际上都是中间代）最靠近当代的人，自己不能完成
很多心愿，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比她更年轻的女儿一代，也就是
林树苗一代的身上。但是恰恰周语同这样一个过渡代际的人，
提供了小说的丰富性，一是她自身的矛盾性，二是通过她再去
看家族故事的时候，又提供了新的、丰富的、复杂的东西。《金
枝（全本）》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书写了这代人，作为历史中间
代里最靠近当代的这群人，如何去面对家族往事，如何面对过
往一百年的中国历史。

黄德海说，《金枝（全本）》的完成度特别好，周拴妮的脉络
补充以后，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理由和生活理由。而这种
补充还带来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它让后来回归土地的合理
性特别充分，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出一个清晰线索——革命时
期离开土地，到当下回到土地，这种合理性的过程一直跟土地
牵连，周拴妮的叙述使它的合理性更加充分，这是因为时间而
来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最后实现的也是小说情感的合理
性。离开土地的过程正好是情感结怨的过程，而从当代性往前
走的时候，回归土地的过程正好是不同人互相理解的过程。再
有就是叙事者向上一代和向下一代的理解问题。作为叙事主
体的周语同和周拴妮能做的也就到这里，她们已经努力向上
理解分崩离析的老家族，再向下理解日新月异的新一代，在这
个问题上，起码两个人都表现出对向上和向下理解的诚意。在
这部小说中体现出的不只是对社会的哀怨和离骚，而是温和
的理解过程，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叙事视角，值得充分展开。

刘琼认为，这部小说某种层面上是对于父权的突围，采用
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写法。作者在真实的视角、真实的情感里面
写的纪事和艺术想象，写作手法可以说是多重的协奏曲，有主
体，有主要的叙事腔调，也有多种协奏腔调。这里面还涉及家
族史的写法，是有历史背景、有文化背景的，同时也是对自我
的认识和清理。书里的家族史书写不仅是写家族的命运，是写
这个家族的成长和变化，还将批判的写法和审美的写法结合
在一起。她写传统生活用的是现代的叙事结构，用碎片化的、
打破线性叙述的方式开启革命性的叙事，而在这个过程中，寄
予了作者特别多的想法和情感经验。

丛治辰谈到，在中国多如牛毛的家族小说当中，《金枝（全
本）》显得独特而精彩。周语同在小说当中以第一人称叙述略
有深意，从这个角度来讲，倒是可以把这部小说看成“姑”写的
小说。“姑”这个身份其实是一个家族当中的女儿，本身是这个
家族当中要嫁出去的女性，但是在身份上、面子上、社会地位
和社会资源上，又和父系家族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她有
自己的小家庭，有个人的荣耀，但这种荣耀又跟大家族扯不
开。之所以说《金枝（全本）》是典型的“姑写的小说”，是因为女
性个人、女性的小家庭和女性的父系大家庭之间的关系，在这
部写家族的小说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
女性在中国大家族的观念下成就自我、成就小家庭的一种道
路。阅读《金枝（全本）》特别直观的感受是，小说一打开有一种
强烈的气势、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尊严。这是这部小说特
别正大的、可以立住的原因，情绪背后有特别异质性的东西。

会上，作者邵丽表达了对各位专家学者与会议主办方的
由衷感谢。邵丽说，写家族历史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毕
竟很多人容易对号入座，很多事情因为禁忌而被刻意收敛，自
己试图通过对家族历史的梳理寻找生命的原乡。

邵丽说：“在写作的每一天，我的眼睛都是湿润的，这是我
带着真情投入最多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我个人的
家族故事，也是中原大地的社会变迁史，更是黄土地滋养出来
的生命智慧。”

重建当代家族叙事重建当代家族叙事 重现黄河儿女百年心路重现黄河儿女百年心路
——邵丽长篇小说《金枝（全本）》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邵邵 丽丽


